
几条绿绿

的丝瓜从瓦墙

上垂下，瓜叶

迎风漫卷；瓜

蒂处，一只蜜

蜂小精灵似地

扇动着双翅，

这风景看着就

让人欢喜。

大自然造

物主很神奇，

不同的瓜果有

各自的生长方

式。像南瓜、

西瓜之类的喜

欢躺在地上，而丝瓜则喜欢攀附

缠绕。常能见到一条条青青的丝

瓜悬挂在丝瓜架下，有的大方地

向人展示它迷人的倩影，有的则

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

鲜嫩的丝瓜，清香带甜，是夏

秋季节人们喜爱的蔬菜。丝瓜营

养丰富，古书《陆川本草》上说丝

瓜具有“生津止渴，解暑除烦”之

功效。同时，丝瓜还有美容功效，

故有“美人水”之称。丝瓜完全老

化成熟后晒干，就变成丝瓜络，可

用于刷锅洗碗。可以说，丝瓜全

身都是宝。

用丝瓜做菜要讲究柔和平

静。无论是一盅清淡软滑的丝瓜

香菇汤，一盘姹紫嫣红的丝瓜炒

肉片，或是一碗黄绿相间的芙蓉

丝瓜羹，丝瓜送来的清新气息，散

发的诱人香味，久久不散，最终化

着缕缕柔情在心头萦绕。

丝瓜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植

物。宋代诗人杜北山在幽静的乡

居中听到泉水的叮咚声，看到雨

后初晴长高的秋草，特别是翠绿

的丝瓜随着藤蔓沿墙上瓦，顿时

神清气爽。有感于此，他赋诗抒

情：“寂寥篱户入泉声，不见山容

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

上瓦墙生。”

无论是篱边的随意攀附，还

是棚架上的交错支撑，那清雅的

小黄花总是透露出一种神韵。丝

瓜，思瓜，浑身飞舞着女性的曼妙

和精巧。正如宋诗人赵梅隐的那

首《咏丝瓜》∶“黄花褪束绿身长，

白结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

捻，刚偎人面染脂香。”丝瓜如美

女，小鸟般地依人。“菜园里面一

堵墙，苦瓜丝瓜种两厢；郎吃苦瓜

苦思妹，妹吃丝瓜思念郎。”此时，

丝瓜又成了相思物，别有一番诗

情画意。

一直喜欢丝瓜的品性，它从

不抱怨环境的恶劣，而是随遇而

安，并且活得坚韧，活得自在。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我家做

客，他看到笼子里的两只“老鼠”，

惊叫道：“妈呀，你竟然养老鼠！”

“呵呵”，我笑道，“这是仓鼠，一种

很好玩的小动物。”

“这两只小仓鼠十分可爱。”我

说，因为它俩的皮毛一个乌黑一个

雪白，就为它俩起名“小黑”“小

白”。它们的眼睛水灵灵的，身体

软软的，像极了弹弹球，且手脚很

短，导致它们爬坡时经常会“溜

坡”。别看平时它俩人畜无害，但

打起来那可是要“毁天灭地”的：小

屋倾斜，跑步滚轮掉落，食盆翻

倒……不过，在我看来，它们的小

短腿打起来还是那么可爱！

都说“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

题”，这两只仓鼠可是出了名的“吃

货”，水果、海鲜、蔬菜等摆到它们

面前，都被一扫而光。起初，我以

为它俩什么都爱吃，给什么吃什

么，后来才发现它俩其实还很挑

食。有一次，我把食物放进去后，

小白出来了，它左嗅嗅、右闻闻，我

以为它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想

到它开始拣拣挑挑，把小鱼小虾

干、面包虫、水果全吃光了，只剩下

一堆粗粮。当小黑来到食盆边时，

看着眼前仅剩的粗粮，翻腾半天，

竟然不肯吃。不得已，我只好为它

添“饭”，真是挑剔！

有时，它俩也会干出不少“迷惑

行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把

“WC”当“卧室”了。有一次，我放

进去一个“WC”——铺着尿砂的小

屋，它俩欣喜若狂，飞奔过来。我以

为它俩是在“想”终于能解决“内急”

了，就没有多管。到了晚上，当我再

去看它们时，不禁“噗嗤”一声笑了

出来。原来，它俩把刨花衔进了

“WC”，正呼呼大睡呢！

听了我的介绍和分享的趣事

后，朋友觉得很有意思，也想去买

几只仓鼠，体验一下养小动物的乐

趣。

我家的仓鼠
□作文园地 宋奕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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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五月，老家的枇杷果又丰收了，望

着一筐筐大枇杷，母亲说：“我教你

们做枇杷膏吧。”在我们家，做枇杷

膏可谓是祖传的手艺，据说那是从

祖上传下来的。于是，在母亲的指

导下，我和妻子试做起了家传的

“土方枇杷膏”。

母亲让我们分头准备制作枇

杷膏的材料：枇杷叶、枇杷果、老冰

糖、川贝、蜂蜜等。她特地交代，冰

糖一定要选老冰糖，也叫土冰糖；

川贝要在药店购买，让他们提前研

磨成粉；还有枇杷叶，务必要采摘

老枇杷叶，药效更好。早前的热播

剧《延禧攻略》中的女主魏璎珞曾

说“枇杷老叶无毒，新叶有毒”，其

实这是民间的一种讹传。事实上，

枇杷新叶、老叶均无毒，非要扯上

一点关系，那就是新叶上的绒毛较

多，未处理干净的话，会刺激人的

咽喉、肠胃，容易出现类似于中毒

症状的呕吐反应。

东西备好后，母亲开始指导我

们做枇杷膏的首道工序——熬枇杷

叶汤。先将枇杷老叶背面的绒毛刷

洗干净，晾干，切成横条状备用；再

准备一口稍大的砂锅，放入拾掇好

的枇杷叶，加入清水没过叶片，开中

火熬煮约两小时，再将汤汁里的老

残叶片尽数捞去，用纱布过滤一遍，

去除杂质。加工间隙，母亲向我们

传授起了熬汤的“秘诀”：一是要用

砂锅，二是熬的时间要足够。

有了枇杷叶汤垫底，制膏的

“正戏”就可以上场了。还是这口

砂锅，以刚熬好的枇杷叶汤为底，

倒入事先洗净、剥皮、去核的数斤

枇杷果，放半碗老冰糖，盖上锅盖，

大火先熬煮一个小时。然后，把未

煮碎的果肉用勺子捣碎，再改用文

火慢熬，待锅中水分快干果肉成糊

状时，倒入少量川贝粉和蜂蜜。接

着一步很关键：用勺子不停地搅拌

枇杷“浆糊”，直至水分完全熬干。

“枇杷糊”变得十分粘稠、不易搅动

时，即可关火，让“枇杷糊”冷却一

下，倒入干燥清洁的玻璃瓶中，密

封置阴凉处储存，一年半载都不会

坏。

枇杷膏果香浓郁，酸酸甜甜，

口感极好，平时有事没事，舀上几

小勺，冲上开水，既能当药，也是饮

料，喝起来口感很好。成书于汉末

的药典《名医别录》指出，枇杷的

根、叶、肉等均可入药，有清肺和

胃，降气化痰，止呕等功效，而川

贝、冰糖也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

的功效，故后人据此配伍，将以枇

杷叶、川贝、冰糖等为主料制成的

药膏，都称为“川贝枇杷膏”。

实践证明，咱家自制的“土方

枇杷膏”，在效用上，并不输于市面

上包装精美的“枇杷膏”“枇杷糖

浆”。家里的大人小孩，哪个要是

患了咳疾，喝了这个“土方枇杷

膏”，不说药到病除，也是效果明

显。制作枇杷膏的手艺，我们会传

承下去，倍加珍惜。毕竟，这一罐

小小的枇杷膏，不仅强健了家人的

身体，也让我们实实在在品尝到了

幸福生活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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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天空 潘彩宜/文

梦的翅膀
村头的榕树留住童年的欢乐

野外的灯盏花照亮童年的梦想

悠扬的牧歌唱响童年的浪漫

鲜茂的马草疯长童年的希望

他们的梦随山花灿然开放

他们的梦像山溪清澈明亮

山村承载他们沉甸甸的童年

也放飞着他们童年的梦想

梦的花朵有人浇灌就会开放

梦的彼岸有人搭桥就能到达

来自城市和海边的人

把都市繁华的轮廓

把高铁飞驰的速度

把大海远航的风帆

把远方的蔚蓝和神秘

都织进了他们的梦里

给他们插上了梦的翅膀

欢庆 李陶 摄

祖传的“土方枇杷膏”
□乡村美食 项伟/文

端午前后的

麦梢儿似乎有个

约定，三五天内都

变 得 黄 澄 澄 的 。

放眼望去，金黄的

麦浪宛如燃烧的

火苗，一望无际地

涌向天边。齐刷

刷的麦梢儿昂首

挺胸，麦穗颗粒饱

满 ，像 要 爆 裂 开

来，充满了成熟的

蓬勃姿态。至今

我还记得，儿时在

微明的晨光里和

布谷鸟急促的叫

声中，跟随父母去

麦地的情景。

那时割麦全凭人工，父亲先是拿

出尘封了一年的镰刀，在青石上磨得

锃亮，为开镰收割做好准备。天刚蒙

蒙亮，我们全家人在布谷鸟清脆的歌

声中下地了。父亲和母亲看着起伏浩

荡的金色麦浪，脸上露出满心的喜

悦。他们冲在最前面，弯着腰，左手拿

着麦子，右手不停地挥动着镰刀，随着

“刷拉刷拉”极富节奏感的韵律，一把

一把的麦子被他们熟稔地放倒在地，

身后露出一大片的麦茬。我学着大人

的样子割麦，针尖似的麦芒扎在裸露

的臂上，划出一道道红血印，滋喇喇地

疼。太阳一点点升起，温度一点点升

高，我头上不停地冒汗，累得腰酸背

疼，不断起身看看离地头还有多远。

擦一把脸上的汗水，揉揉酸疼的腰肢，

我继续挥舞镰刀。

正午烈日当头，麦香的气息越来

越浓烈。我斗志昂扬，奋力追赶大人

的进度。父亲和母亲依然挥舞着镰

刀，汗水遮挡了视线，他们心无杂念，

凭着感觉，刀无虚发，麦子一排排倒

下。汗水湿透了衣背，他们愈战愈勇，

仿佛有着使不完的体力，眼睛里始终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割完麦，我们齐心协力将小麦捆

成一捆一捆的，父亲和母亲一担担挑

到晒场上，经过脱粒、晒麦、装袋、拉运

等多道工序，麦粒入仓，麦收工作才真

正结束。

又是一年麦收时节，农人不用那

么紧张和忙碌了，因为麦收已全部机

械化，省时又省力。几亩麦子，往年需

要忙活十天半个月才能收割归仓，如

今只需半天工夫就完事了。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割麦的这

份记忆时刻提醒着我要牢记当年的稼

穑之难，更要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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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叶，顾名思义，是箬竹的叶

子。箬竹，喜阴喜水，多长于南方

山区路旁、溪边，江浙一带尤其

多。其竿细而挺直，可做笔杆，其

叶茂且硕大，可以包粽子，且因叶

子有竹香，所以包成的粽子十分

清香，为大众所喜欢。此外，箬叶

因其宽大，还可制成箬笠，和蓑衣

一起，构成山水田园的诗意梦境。

唐代著名词人张志和的《渔

歌子》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

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多美好的

场景啊，山前白鹭在自由翱翔，水

中鱼儿在欢快游憩，漂浮在水面

上的桃花是那样的鲜艳。一位渔

翁头戴箬笠，身披绿蓑衣，在斜风

细雨中悠闲自在地垂钓，乐而忘

返。可谓天人合一的画面。

张志和描写的“青箬笠，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场景，在

江浙一带本是常见的景象。只是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农耕场景逐

渐褪去，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而

我因为在浙南的山区工作，偶尔

还能在春天插秧的时节看到这幅

美景图：农民们头戴箬笠、身着蓑

衣，伴着细雨和燕子的呢喃，赶着

耕牛在云雾中的田地里穿梭，好

一个“斜风细雨不须归”。

虽然现实生活中戴箬笠、着

蓑衣的场景已不多见，但今年的浙

南龙舟划得很热闹，传统文化的回

归令人欣喜。真心希望人们从箬叶

开始，热爱粽子；从箬笠开始，感受

传统；从箬竹开始，享受慢生活。

端午时节话箬叶
□大地风情 谢仙石/文


